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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航运企业在综合考量政策影响、成本收益、利益相关者期待的基

础上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技术发展、组织变革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

相关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数字化时代的航运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的海事知识与技能，还需要具备数字

化知识与技能、情景特异的数字化能力，同时，数字化时代对航运人才的高阶思维能力和社会人际技能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能力结构的新特征促使海事教育院校重新评估并设计其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

的人才培养需求，海事教育需要深度融合行业技术发展实际，积极进行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创新，在教

师能力、教育环境、支持性活动等方面为海事教育变革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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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hipping enterprises have vig-
orously promo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policy impacts, 
cost-benefit analyses, and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achiev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imposed new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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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evant talent. In the digital era, maritime professionals are expected not only to possess tradi-
tional maritime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to acquire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s well as con-
text-specific digital competen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age places higher demands on mar-
itime talent in terms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ies and social-interpersonal skills. This new con-
figuration of competency profiles prompts maritim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reassess and redesign 
their educational systems. To meet the new talent development needs, maritime education should 
deeply integrat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ctively innovat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reform through faculty capacity build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enhancement, and supportiv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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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进行的内部机制创新，其本质在于生产力的重构。《“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1的数据显示，2025 年 60%的企业将力争实现关键业务环节的全面数字化。由于数字化

技术在企业提高运营效率上的潜在作用，世界各大航运企业纷纷开始数字化转型，将其作为提升竞争力

的关键[1] [2]。尤其是自 2015 年后，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相关研究进入加速发展阶段[3]。然而，

航运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决策困境，需要充分平衡成本与收益。同时，数字化转型

也对航运人才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数字化航运人才能力结构的新特征进而倒逼海事教育院校重构人才

培养方式。 

2. 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 

由于数字化技术在航运企业降本增效、协同监管、绿色低碳等方面的潜在效益，推动航运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在国家和国际航运行业层面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各类旨在推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和

规定也不断出台。虽然数字化转型已在名义上成为行业发展标配，但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和动

力上有所不同。为此，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揭示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来源，包括数字化技术本身、

数字化、投资成本、客户期待、环境与组织因素等[4] [5]。Yuen 等系统梳理了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因素，总结为四大关键要素：组织能力、技术接受度、利益相关者期待、个体动机[6]。通过对新加坡

10 家集装箱航运企业的调研，发现影响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组织能力、

技术接受度、利益相关者期待、个体动机。 
以上列举的研究揭示了不同因素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但从数字化转型的动机

上来看，航运企业并非被动的接收方，它们之所以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做出的

理性选择，当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进行主动转型。综合而言，航运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决策时考虑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28/5664873/files/1760823a103e4d75ac681564fe481af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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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策要求。我国在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

如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提出推进智能航运建设，推动既有设施数字

化改造升级。2025 年，交通运输部等 7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的实施意见》3，

其中对“智慧航运”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码头设备设施数字化建设、建设“数据大脑”综合管理系

统等。国际上，国际海事组织(IMO)推出了“海事数字化转型”工作计划；2026 年，便利化委员会(FAL)
进一步原则批准了一项全面的海事数字化战略以及针对海事单一窗口的网络安全措施，强调互操作性、

系统标准化、数据共享和组织与辖区之间的有效数据治理 4。此类战略还得到了包括国际船级社协会、国

际标准化组织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在技术标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支持。虽然国家和国际组织均有相

关政策出台，但除非它们能够成为强制性规定，否则航运企业还是会进行一系列涉及数字化转型的战略

决策和利益考量。例如，企业是要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开拓者以获取先发优势，还是做跟随者以低成本

使用成熟数字化产品？ 
第二，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收益分析。航运业是典型的周期性产业，在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地缘

政治冲突加剧期内，往往伴随着国际海运运费高、企业营收和利润普涨，此时各大航运企业愿意积极投

入资本购置船舶、进行数字化技术升级和转型。然而，在经营利润低甚至亏损的行业低谷期内，企业进

行大规模技术投资的动机较弱。因而，虽然数字化技术能有效减少人工失误、优化物流路径、降低沟通

成本，是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但技术投入带来的短期成本增加和收益显现的时间周期效应增加了

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复杂性[4] [6]。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投入还与企业现有的技术储备和

人才储备情况密切相关。在 Yuen 等揭示的影响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能力维度中，最重要的两项分

别是企业的财务稳定性和数字就绪度，后者就主要包含了员工的数字化技能[6]。因此，航运企业的财务

状况、金融环境、政策支持等对其数字化转型表现出重要影响[7]。 
第三，利益相关者积极的转型期待。虽然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内部决策，但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

业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决策具有潜在影响[8]。影响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利益相关者期

望中，监管机构期望是绝对核心，港口运营方期望紧随其后，而员工、货主、股东期望权重较低[6]。也

就是说，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满足合规要求，紧跟国际绿色航运、碳排放等新规，通过数字化

提升合规能力；其次要适配智能港口的发展需求，实现与港口的实时数据互通、无缝对接，保障货物运

输的高效性。这一结果清晰表明，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存在显著的权力不对等性，

监管机构和港口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海事组织对数字化要求的落地、无人自主航行

船舶技术的成熟[9]、智慧港口建设的深入推进[10]，利益相关者对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期待将更加积

极。 

3. 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现状 

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涉及相关的技术进展、组织变革、环境因素等。所谓技术指的是与数字化相

关的技术储备与发展情况，如物联网、区块链；组织指的是组织文化、结构、人员等方面的准备；环境指

的是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前文所述的国家政策、国际组织规定、港口和监管方的要求等都属于环境因

素。在实际研究中，航运企业数字化研究领域还可以从技术、港口、综合三个视角展开，关注重点分别

 
2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19/content_5431432.htm?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
Jpbmx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
OiI4MmM5NWMyZTc1NGRjNjdiLWQ3M2E0MjY2ZTE1YmQ0ZTYifQ%3D%3D  
3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kjs/202509/t20250925_4177256.html   
4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fal-50th-session.aspx?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
Jpbmx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IxM2I1N2Y3ZTgwMDFiN-
zljLWM2NDhiZGZkNjc1OWNiNDUif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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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情况、基于数字化的智慧港口建设、综合多种因素探讨航运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体现为自主航行船舶、航运企业运营、智慧港口建设方面的进展。在自

主航行船舶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已逐步由辅助驾驶发展为半自主、全自主航行。国际海事组织《海

上自主水面船舶国际安全规则》(MASS Code)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智能航运正式迈入合规化、规模化商

用的新阶段，传统的船舶驾驶员甚至逐步转变为岸基操作员[9]。在航运企业运营层面，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深度改变了传统的航线规划、运力调度、燃油管控、市场分析模式。以

电子提单为例，根据全球航运商业网络(GSBN)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5 年底其平台累计签发流转电子提

单超 80 万份，服务全球 3 万余家企业[11]。2026 年我国施行的新修订后的《海商法》正式确立电子运输

记录与纸质提单同等的法律地位 5，进一步破除了电子提单规模化应用的制度障碍，推动跨境单证流转效

率提升数倍。港口作为航运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数字化发展程度直接影响航运企业的数字化决策

[6]。目前，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据交通运输部 2026 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已

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 60 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30 座，占全球总量的 27% [12]。 
数字化人才是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化人才指的是能够适应数字化发展环

境，掌握企业数字化技术和能力的员工。数字化往往带来工作体系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员工积极拥

抱数字化转型，进行工作重塑，即在工作中主动作为、自我管理，通过对工作角色、工作关系、工作环境

的调整再设计提升个体与组织价值的过程[13]。在数字化工作背景中，史燕伟等将数字化工作重塑界定为

员工个体自发地对数字化工作任务特征、人机互动及数字技术使用进行实质或认知上改变的过程，以更

好地实现人、技术、任务的匹配[14]。研究显示，数字化工作重塑能促进员工更积极地投入企业数字化变

革中，掌握数字化技术，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跨层次正向影响[15] [16]。航运企业在组织层面提供的支持

对员工的数字化工作重塑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领导的数字化态度、领导风格、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组织的数字化工作资源等能够促进数字化员工的成长，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难度、感知有效性等可能起阻

碍作用[14] [15] [17]。 
虽然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展迅速，但依然存在着绩效增长缓慢、转型效果难衡量、转型持续性

不足等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加剧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提高了航运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部分企业在

决策时更加谨慎，在组织层面提高员工的数字化准备度和数字化能力可能是当前背景下航运企业围绕数

字化转型的优选项。一方面，提高员工的数字化能力需要的投入更小；另一方面，其潜在收益更大、更

具可持续性。因此，准确识别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对人才能力的新需求，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航运人才

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的能力，达到人–任务–技术的协同，既是航运企业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

也是海事院校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4. 数字化航运人才的能力结构 

在航运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相当数量的学者致力于识别数字化航运人才的能力结构或岗位胜任

力，特别是航海相关的胜任力[18]-[21]。例如，Sharma 和 Tim 探讨了无人自主航行船舶(MASS)时代海员

的岗位胜任力[22]，技术方面的胜任力包括电子设备相关的知识、系统整合知识、机舱操作知识、信息技

术技能、安全管理技能，每个具体维度又包括更详细的下级指标，如安全管理技能可分为风险评估能力、

网络安全管理能力；非技术方面的胜任力包括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两类，前者包含批判性思维、系统思

维、自我管理能力、复杂情景意识等；后者包括建立团队信任、谈判和说服技能、跨文化适应能力。这种

 
5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pad/content/202603/02/content_30142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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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大体也得到了 Belabyad 等的支持[9]，他们的研究区分了操作能力、高阶思维能力、人际能力、技术

和数字能力四个维度，其中操作能力包括远程航海操作、航海专业知识、安全管理，高阶思维能力包括

批判性思维、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人际能力包括领导力、适应力和灵活性、交流与合作能力，技术和

数字能力则从数字、自动化系统、船舶工程三方面进行了能力界定。 
以上两项研究的具体结论虽有不同，但也存在很多共同之处。整体而言，数字化时代航海人才的技

能既包括传统的海事技能，如安全管理、设备操作等，也包括数字化时代一些新的能力素质要求，主要

是围绕数字化技术、新的自动化设备、信息技术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23]。此外，在数字化时代，有以下

几方面的胜任力被特别强调，第一，社会技能，包括团队信任与合作、沟通与谈判等。随着数字化技术

的发展，人类所独有的社会能力实际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难以被技术替代的“硬实力”。

第二，高阶思维能力，典型的如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决策能力等。高阶思维能力对航海人才在数字

化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技术挑战，员工可能面临一种普遍的工作被替代的担忧，研究显示，

当员工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时才会更加积极地进行工作重塑、拥抱新技术[24]。实际上，新技术发展除了

会替代某些岗位(如传统的船舶驾驶员)，更可能带来工作岗位的转变，如海员转变为岸基驾驶员。也就是

说，新的工作岗位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也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这都需要员工具备以上的

高阶思维能力。第三，在传统的胜任力中，新的数字化要素被加入，如安全管理技能中新增了网络安全

和数据安全管理技能，船舶操作技能中涉及了对自动化系统的理解与操作能力等[9] [22]。 
上述结论主要是对航海人才数字化能力的分析，相较而言，航运人才的概念要大得多，不仅包括以

上研究中涉及到的海员、岸基操作人员，还包括航运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管理人员。因而，虽然上述研究

获得的结论可以为理解更大范畴的数字化航运人才的胜任力提供启发，但并不能直接套用。可惜的是，

针对更大范畴的航运人才数字化胜任力的研究较为欠缺。为此，我们对 20 位资深的航运从业者(他们来

自船舶代理、货物代理、船舶保险等相关企业)围绕“数字化技术对航运相关企业的哪些岗位影响较大”

和“作为航运从业者，数字胜任力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两大核心主题进行了深度访谈，质性研究的结果

显示，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岗位包括单证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市场分析、航线与船舶管理、供应

链管理等。除上文介绍到的数字化航海人才相关胜任力之外，被访谈者认为航运人才还需具备如下胜任

力：数字化技术的知识与应用，包括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数字化情景下

的专业技能，如数字化航线规划与仓位管理、数字化市场分析与预测；终身学习与创新思维。 
综合而言，数字化时代航运人才的岗位胜任力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第一，传统的岗位操作技能，如

设备操作、航线设计、市场管理；第二，数字化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相关的知识与应

用；第三，社会与人际技能，如信任与合作、沟通与谈判；第四，高阶思维能力，如批判性思维、系统思

维、创新思维、终身学习意识；第五，情景特异的数字化能力，如数字化航线规划、网络安全管理、数字

化市场分析等。这些胜任力的获得对传统航运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传统海事教育中，

教学主要依赖课堂教学，侧重于知识获得，存在产教结合少、知识陈旧、实操技能弱等不足，亟需通过

高质量的海事教育设计进行完善。 

5. 数字化时代的海事教育设计 

数字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改变了航运企业，对航运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

对这些新变化，海事院校要积极回应变革，重新设计其教育模式。Koh 等提出了新时代海事教育设计要

考虑的 6 个方面因素，它们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参与、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25]。按照影响力从高到低

分别是：技术融合、行业接触、教学与学习环境、行业对齐与课程创新、教师能力、支持性活动。 
技术融合指的是要将数字化、智能化等相关的行业技术发展真正嵌入教学全过程。Koh 等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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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维度中，技术融合对学生满意度的影响最大[25]。技术融合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课程中使用仿真、

视频或其他技术、在线课程与学习平台等促进学习，学生愿意使用技术辅助学习，教师愿意使用技术辅

助教学，校园内部形成技术友好的学习文化，学校用技术提升学习体验，运用技术更有效地评估学生学

习结果和表现。当前，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已在航运业得到广泛应用，教学过程

中对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基本的理解，培养其实操技能，在技术应用层面减小学校所学向

行业应用的迁移成本。可以看出，该方面的教育变革直接指向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发展，能够为培养航运

人才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同时，通过创建技术引导的学术文化，促使学生进行主动

学习、发展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这正是数字化时代对高阶思维的核心需求。 
行业接触指的是要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践机会，帮助其获得真实的行业体验，对学生满意度

的影响排名第二。海事专业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国际化的专业，学生如果长期停留在校园内部、教材内

部，很难真正理解行业运行机制。海事院校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评估自身与行业接触的程度：学校是否

提供了与海事行业相关的实习机会？实习内容是否能发挥学生优势？实习单位是否有良好的组织环境和

学习氛围？实习的薪酬与工时是否合理？行业接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知识，更要做

好工作准备。实际上，不仅学生要进行行业接触，教师同样要进行行业接触，以此来推动教学科研变革。

学生实习、产教融合联合培养研究生、教师赴企业挂职实践等都是有效的手段。行业接触不仅有助于培

养学生传统的岗位操作能力，更能培养其情景特异的数字化能力，实现技术与应用间的顺畅迁移。行业

接触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真实的实践场景，在真实的实习实践中提升团队意识、沟通能力等社会技能。 
教学与学习环境主要涉及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所需要的空间与设施。该维度主要包括校园内是

否有足够的网络支持？校园环境是否美观舒适？是否有支持教师教学的物理设施？是否有支持学生学习

的物理设施？学习是否能在不同形式中有效开展？如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数字化时代的教育不仅

仅是课堂知识的学习，更需要营造数字化的育人环境，通过对教学与学习环境的系统改造创造积极的学

习成果。例如，海事院校在云端课堂、航运大模型、海事智能体等方面可以展开积极探索，服务教师能

力提升和教学活动展开。 
行业对齐与课程创新指的是海事教育教学要紧跟行业发展实际，优化课程结构与教学方法。传统教

育中普遍存在着学校教育知识落后于行业发展实际的现象，航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更是呈现出多维

度快速发展的状态，因此，高质量海事教育要紧密围绕企业数字化实践进行持续创新。相关的评估内容

包括：课程是否与海事行业对齐？教学方法是否有创新？教学方法是否有效？是否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

动手实践机会？课程是否满足学生需求？总的来说，学生的需求和行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必须反映在课程中。 
教师能力指的是教师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教学态度是否能够为高质量海事教育提供足够的智力

支持。在很多教育改革中，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平台、课程、制度上，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再好的设

计，最终都要通过教师转化为学生的真实体验。Koh 等主要强调了四点[25]：教师是否具备海事行业相关

知识与技能？教师是否有积极的教学态度与人格特质？师生关系是否良好？教师是否能分享行业经验？

数字化时代需要提升的不仅是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更需要教师首先进行教育革新，将数字化技术、航运

企业实践、知识与理论思维融合贯通。这也是高质量海事教育要真正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 
最后一个维度是学校提供的支持性活动，包括：是否有足够的职业咨询服务？学生是否容易接触到

支持服务？行政人员能否提供充分服务？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助和奖助学金？ 
可以看出，虽然这六个方面的海事教育设计指南不是直接针对数字化航运人才培养的，但其实施路

径却具有重要的借鉴。技术融合、行业对齐和课程创新两个维度涉及数字化时代海事教育的内涵建设和

内容，直接指向航运业数字化人才需求，它们与数字化航运人才的能力结构高度契合，海事院校应当在

充分了解行业技术进展和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明确海事教育的育人目标。另外四个维度的内容则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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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育人目标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措施，从教师能力、行业实践、教育环境、学校支持性活动等方面对师资

培养、产教融合的教育方式等提出了要求。在航运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海事院校要与行业深

度对接、融合，鼓励教师走入企业、了解行业发展实际，积极进行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创新，以学生满

意度和雇主满意度作为评价教育质量和育人质量的根本标准。 

6. 结语 

无论航运企业是否接受，数字化相关的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这个行业，数字化转型已逐渐成为航运

企业发展的标配，得到了国家层面和国际组织政策的鼓励与支持。然而，航运企业要成功实现数字化转

型，必须以数字化人才为抓手，将技术真正转化为企业经营绩效。数字化人才不仅需要传统的海事技能，

也需要发展其数字化技能、社会与人际技能、高阶思维等，数字化航运人才的能力结构迫使海事院校重

塑其人才培养模式，海事教育变革的关键在于以学生满意度和雇主满意度为最终评价目标，紧密拥抱技

术变革与行业实践，进行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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